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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村上春樹在世界文壇上的重要性，已無用多作介紹。1他在華文世界的 
影 響 力 ，只要以華文地區對他作品翻譯的亦步亦趨，2就可作有力的證明。 
近年備受注目的長篇小説《海辺(0力 7力》 （ 《海邊的卡夫卡》 ） ，在日 
本2002年9月 出版，華文版經過翻譯、排 版 、印刷及發行等複雜的程序，只 
需約半年左右，旋即在2 0 0 3年3至4 月間就推出市場，速 度 之 快 ，令人咋 
舌 。3華文版即是指以漢語作為譯入語（target-language) ，而流通於兩 
岸 三 地 、東南亞以及海外華人市場的繁體字及簡體字版。現在流行於各地 
的繁體字版，譯者為台灣的賴明珠，而簡體字版的譯者則是中國大陸的林 
少 華 。香港介於兩岸之間，過去曾由香港博益出版社購下版權，自行聘請 
譯者擔當翻譯，並負資出版及發行，一 度 擁 有 「香港自己」的 版本。不 過 ， 
這情況近年已有所改變，香港博益出版的村上春樹小説，已經採用了台灣 
譯者的譯本，只是在香港印刷、出版及發行而已。換 言 之 ，今天村上春樹 
的 作 品 ，在華文世界內只剩下林少華及賴明珠譯本平分天下的現象。但如 
果我們以此現象，與一九八〇年代村上春樹在華文世界嶄露頭角時作一比 
較 ，特別是村上旋風剛開始在華文世界刮起的情形，我們會驚訝華文世界 
翻譯市場變化之巨大。
村上春樹在上一個世紀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還未廣為世界文壇認識 
的 時 候 ，華文版本原來有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即 以 《y 儿？ 
工彳①森》 （《挪威的森林》 ）為 例 ，原文日文版由講談社1987年9月以文 
庫系列出版，華文譯本由不同譯者、不同地方版本共有四個之多，分別是 *
* 本論文為東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策劃的四年研究計劃《村上春樹在東亞》 （ 2005-2008
年 ）部分的研究成果•本計劃的目的，以 考察世界（美 國 ）及 東 亞 （包 括 ：南 韓 ' 台 灣 、香 港 、 
中 國 、新 加 坡 、馬 來 西 亞 、日本等）地 區 ，如何接受村上春樹文學以及他作品對這些地方的影 
響 。此研究得以完成’要感謝藤井省三教授以及研究計劃內成員的共同努力外，博益出版社過 
去幾位出版人梁業昌先生、梁家麒先生、蘇 惠 良 先 生 、譯者葉蕙女士及其夫游枝先生、日本版 
權中心前負資人鹿嶋明先生’他們對本文作者有關出版事宜不吝賜教及多次慷慨指導，筆者深 
致 謝 忱 。
1 柴 田 元 幸 、沼 野 充 義 、藤 井 省 三 、四 方田犬彦：《世 界 村 上 春 樹 ？ r i f  ^ 読 t r # 》 （東 京 ：文 
藝 春 秋 ，2006年 ） •
2 藤 井 省 三 ：《村 上 春 樹 中 国 》 （東 京 ：朝 日 新 聞 ，2007年 ） ，頁129-138 •
3 由中國大陸林少華譯的《海邊的卡夫卡》 ，2003年 4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台灣繁體字版 
則由賴明珠翻譯’ 200 3年3月台北時報出版社•英文譯本見Philip G abriel翻譯的K a fk a on t/ie 
shore (New Y o rk, N.Y .: V in tage In ternational) 2006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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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譯 者 林 少 轉 ，桂 測 江 出 腿 出 版 ；（二 ）台 灣的劉a 禎 、臾琪玟等合譯，由台北故鄉出版社於】99:!年 出 版 ；（三 ）賴
= f!i9 9 7年 翻 譯 ’由台北時報出版；以 及 （四 ）香港_ 麵 譯 、博益 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的版本。而 夕 ^ 只 ，夕'、^只 》 （一般譯作《舞 ，
舞 ，舞》 ）M 六個之多。4 5當 時 籠 的 譯 本 ，g卩是上文臓由香港博益出 
版社= 版 本 ，不單有自己的譯者（葉蕙翻譯） ，而且更是華文世界第一個正 
式獲得日本版權中心（Japan Foreign Rights C e n t e r )授與合法版權出版 
的 版 本 。但 疋 ，由博益出版、葉蕙翻譯的村上小説，在出了三本《y 儿勺 
工彳〇森》 ）、《夕、 ，夕、' > 7 ’夕’> ^ 》 （《舞 ，舞 ，舞吧》 ）、《尋羊的 
冒險》 （ 199 2年 ’原 題 ：《羊 壹 & <、§ 冒険》[1985])後，s就再沒有購得 
版 權 ，從1994年個別村上作品開始，博益要經由台灣洽購、台灣譯者的譯 
作出版村上的作品。香港究竟為甚麼會失掉了自己的譯本？博益在八◦ 年 
代 成 立 ，中間在1996年被香港上市公司「南華早報集團」 （s〇uth Chjna 
Morning Post Ltd. )收購成為旗下附屬公司，到2〇〇8年1月2 7日宣布正式 
停 業 前 ，是香港出版界中出版最多日本翻譯小説的機構。可以肯定，在香 
港引入日本小説及日本文化而言，博益既是一個開創者，同時也擔當了一個 
長期穩定的傳播者角色’當中的歷史意義甚為鉅大。6但長久以來，博益版 
的村上春樹總給人一個比較負面的印象。譬 如 ，九〇年代初已在城市雜誌 
《號外》及 星 島 日 報 《文藝氣象》介絕及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湯禎兆7—
4 《夕‘ ，夕' ，夕’ > 又》日文版由講談社1988年 10月 出 版 ，文 庫系列；華文譯本分別為：中 
國 大 陸 ：張 孔 群 譯 《舞 吧 ，舞 吧 ，舞吧》 （天 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 ） ；林 少 華 ：《青 
春的舞步》 （南 京 ：譯林出版社，1991年 ） ；馮 建 新 、洪 虹 ： 《跳 ，跳 ，跳》 （桂 林 ：漓江出 
版 社 ，1991年 ） （此一資料承蒙村上春樹共闻研究計劃中哈爾濱理工大學于桂玲教授提供） ； 
台 灣 版 ：張喚民、馮 朝 陽 ：《舞 ，舞 ，舞》 （台 北 ：故鄉出版社，1991年 ） ；賴 明珠譯：《舞 ， 
舞 ，舞》 （台 北 ：時報出版社，1996年 ） ；香 港 ：葉 蕙 翻 譯 ： 《舞 ，舞 ，舞吧》 （香 港 ：博益 
出 版 社 ，1992年 ）。
5 《羊 ; 冒険》 日文版由講談社1985年 10月 出 版 ，文 庫系列；香港譯本由葉蕙翻譯（香港博 
益 出版社，1卯 2年 ） -
6 博益被收購後 ’ 編輯方針及出版路線並無巨大改組 ’ 特別是曰本翻譯小説系列’仍然维持在己 
有超過二十年歷史的 1■博益叢書』內 出 版 • 由於本文論述範圍為八〇 、九〇年 代 初 ’在不影響 
本文的論述範圖的情形下，本文不打算以易手作為博益前後期論述的分界線。
7 湯 禎 兆 在 《號 外 》介 紹 及 翻 譯 村 上 春 樹 的 文 章 有 ： 〈綠 色 的 獸 〉 、 〈無眼的擦和有孔的  
網 （一 ）〉 、〈無眼的鰺和有孔的網〉 ，依次出版日期為 1992年8月 （ 191期 ） 、1992年 10月 
( 194期 ） ' 1卯 2年 11月 （195期 ） ；以 及 發 表 在 《星 島 • 文藝氣象》的 〈村上春樹與美國作家 
( 上 ' 中 、下 ）> ，依 次出版日期《文藝氣象》第 34頁 ’ 1993年6月24日 、 《星島日報•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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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是撰寫多本從文化研究角度探討日本文化現象的研究者8— 就曾經批 
評香港版並不可取。他 在 〈從日本的村上到我們的春樹〉—文 內 ，指出村上 
的作品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村上使用的書面語，可 以令村上狂熱者徹底模仿， 
但 是 ，讀者如果經由譯文接觸並了解村上春樹，並不會看到、更不會了解 
這種獨特的語言現象，他 指 出 •
中文譯本偶然會把内容刪節得不著痕跡，《舞 、舞 、舞》上
冊 中 「羊男」出場一節（第十一節）便有不少撮寫簡化的 
地 方 。9
如果説湯禎兆在上文中還算冷靜客氣地點出問題，那麼在另一篇中〈吿 
別村上春樹〉 ，他就按捺不住點名批評、更毫不客氣地把中譯本描述為 r典 
型的惡劣譯文 j :
反觀中文版則良莠不齊，最可惜的是一些出版公司取得正  
式的中文版權後，又不精心的請專人翻譯，致令到認真的一群 
讀者紛紛離中文版而去，而博益轄下葉蕙譯的村上小說，
正好是典型的惡劣譯文。10
湯禎兆指出《舞 、舞 、舞》 「羊 男 」出 場 一 節 （第十一節）出現的問 
題 ，我們會在下文中進一步討論。但 他 那 「典型的惡劣譯文」的 指 控 ，由 
於沒有輔以例子説明’我們無法知道他具體所指，因而不能客觀地分析他 
的 批 評 。但除了湯禎兆正面指出博益版的「問題」之 外 ，如果我們從側面
氣象》第4頁 ’ 1993年7月 1日 及 《星島日報 .文藝氣象》第5頁 ，1993年6月2 5日 。
8 湯 禎 兆 ：《感官世界••游於日本映畫》 （香 港 ：陳米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日劇美 
味樂園》 （香 港 ：文林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 、 《俗 物圖鑑：流行文化裏的日本》 （台 北 ： 
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 、《日劇遊園地》 （香 港 ：文林社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 《亂 步 東 洋 ：日本文化雜踏記》 （香 港 ：指南針集團有限公司，2001 ) 、 《講演日本 
映畫》 （香 港 ：百老匯電影中心’2 0 0 3年 ） 、《A V 現場》 （香 港 ：Tom (Cup M a ga zin e) 
Publishing L td.’200 5年 ）、《整形日本》 （香 港 ：天 窗出版，2006 年 ）等 等 。
9 湯 禎 兆 ：〈從日本的村上到我們的春樹〉 ，收 董 啟 章 ：《説 書 人 ：閲讀與評論合集》 （香 港 ：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I " 6 年 ） ，頁8 4 。湯禎兆並無指明所謂的 r 中文譯本」 .是香港譯考葉蕙 
博益1991年 版 ’還是1991年由台灣故鄉版張喚民等譁的未經授權版。但 是 ，如果他採用的是台 
灣 版 ，他就不會或不應歸鈉為分析香港 f 我們时春樹」論述範蹰內•
10 湯 禎 兆 ：〈吿別村上春樹〉 ，同 上 書 ，頁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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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考察，也的確能夠感受到不少其他人的意見，是隱隱附和著湯禎兆 
對博益版的批評。在香港研究村上春樹的人，除了湯禎兆外，其餘還有岑 
朗天11、羅貴祥12 13等 。他們通過村上小説，探討甚富哲學思辯的題材，當中 
包括死亡哲學、存在與虛無、主體與他者的關係等等。但他們的研究有一 
共 同 點 ，就是一律放棄博益版不用，而選以英文譯本或台灣（賴明珠）譯 
本為理解村上春樹的中介。當 然 ，這 樣 説 ，並不表示賴明珠及英文版完全 
不存在翻譯評論者最喜歡指出「誤譯」或 「譯得不好」的問題。譬 如 ，下文即 
將見到日本學者塩濱久雄（Hisao Shiohama) 的近著就指出三本英文譯文，
都有嚴重誤譯之處，而 另 外 ，台灣譯者賴明珠，也被台灣讀者指責譯文的 
漢語並不是規範漢語等。is以這些譯本作為學術研究中介，能説毫無問題 
嗎 ？然 而 ’對於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者，台灣或英美版較諸博益版，似乎更 
可 取 。一個相同的觀察，在其他華文地區的村上春樹研究也有類似的意見 
出現。台灣以介紹作家及研究者為主的「當代大師系列」內 的 《村上春樹》 ， 
就開宗明義説：
葉氏的版本’文字雖然精簡但漏譯較多.即使他〔筆者註：
她 〕將原文轉換成讀者易讀的譯文，但誤譯或漏譯卻無法 
補其缺乏。尤其在專有名詞這個部分、小說名等，他 〔她 〕
並 沒 有 細 查 ，而 以 「雞尾酒」 或 「外國電影」等一筆帶 
過 ’大大減低了村上小說中的都市風味。14
從以上多項資料看，不難得出一個這樣的訊息：由葉蕙翻譯、博益出 
版的村上春樹小説，犯上了嚴重的翻譯問題，那就是過分精簡、漏 譯 、誤 
譯 、刪 節 、撮 寫 ’違反了一般人所理解翻譯的最大原則— 忠 實 ，因而令 
讀 者 「紛紛離去」 ’尤 有 甚 者 ，此亦好像隱隱揭示了，華文世界剩下 r林 
賴 J 獨大的現象，是因為出版界汰弱留強，去 蕪 存 菁 ，而導致香港版本最 
終 消 失 。在進一步探究香港版本是不是因為譯文水平問題而導致失去華文 
世界版權之前，或 許 ，我們先從這些批評者的攻擊言論入手，看看到底他
11 岑 朗 天：《後虛無年代：影子' 流浪者與村上春樹》（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12 Lo Kwai-Cheung, "Return To What One Imagines to Be There: Masculinity and Racial 
Otherness in Haruki Murakami' s Writings about China."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37.3 (Summer 2004) pp.258-276.
13 賴明珠譯作在台灣也遭受「翻譯水準不好」的非議，由於這不涉及本文論述範圍，在此不赘。 
此資料承蒙台灣共同研究者張明敏小姐提供。
14 羅佳綺：《村上春樹》（台北：生智出版社，2006年） ，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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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批評的實質內容，確定他們的批評能否成立。
二 、博 益 版 的 「問題 J
「當代大師系列」指 出 ，博益版有很多精簡但漏譯的地方’ 將 可  
換成讀者易讀的譯文」 ，而 在 「專有名詞」部 分 ，又有誤譯之處。 後 ， 
以從兩個部分入手，第 一 ，句子成分，看看是否有精簡但漏譯之處；…
再從個別詞語（「專有名詞」）部 分 ’找出誤譯及漏譯是否存在_  情形
誠 然 ，如果我們比較原文及譯文，的確會發現博益 版 有 「精 魔 困  
出 現 。譬 如 在 《挪威的森林》中 ，説到感情非常脆弱又長期被過去爹
擾的直子，常常呼喚主角不要把她忘記，其中一個例子是：
(例一） 
原 文 ：
私 0 【1 】二■!：杳覚t  丁、、丁 L 、、W 。私如■存在L 、【2 】 
C i L T f e 女 卢 女 O d 、，；【3 】二 杳 寸 。七覚元^
、、丁 (頁 2 0 ) ( 分節符號及底線為筆者所加’下
同 ）
博 益 版 ：15
希望你記得我，我的存在以及我在你身邊的事，你會永遠 
記住嗎？ （頁12)
(為了方便不懂日語的讀者作一表面的了解，筆者在此亦以台灣時報版 
賴明珠譯作為參考）
時 報版：
希望你能記得我。我重農存在，而且直_逐像這樣在你身邊 
的 事 ’你可以一直記得嗎？ （頁 16)
15 本 文 採 用 博 益 版 的 《挪 威 的 森 林 》 、 《舞 舞 舞 吧 》及 《尋羊的冒險》分別是 2〇〇2年第 23 
版 ' 2 0 0 1年第8版以及1992年7月第1版•前兩部由博益出版社蘇惠良先生饋贈作研究之用’特
此 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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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 
原 文 ：
私 CD*- 杳、、〇 圭 - ^ 也 忘 打 。私力存在 l 丁、、卢二二七
杳覚之丁\■、丁 （頁23) “
博 益 版 ：
永遠記得我。記住我的存在（頁14 )
時報版：
清你永遠不要忘 s己我。記得我會經存 在 過 (頁 17)
當 然 ，從最表面句子字數上而言，博益版很明顯是比較短小的。而在 
用語實例的分析，可見原文與兩個譯本的最大分別，在於處理二上這些一 
般加在名詞或動詞後作動名詞化標記（Nominalizer) 的用語上，賴明珠以 
漢語中的副g司「曾經 」指出經驗，博益版則沒有。此 外 ，在處理連接詞 
時 ，賴明珠則以漢語連接詞r而且」翻 譯 ，博益版則闕如。又 如 ，（例二）中 
祈 使 句 作 依 賴 或 請 求 用 的 語 句 「口語T 形 」 ，賴明珠把請 
求 語 （請 你 ）如樣譯出，而葉蕙版則略去。可 以 説 ，這些所謂漏譯的部分， 
^然不會在內容上構成重要的損失，影響到讀者理解原文故事，但這其實 
就是湯禎兆所指出，村上使用的書面語以及一些語言現象最容易在翻譯版 
本失去的問題。
另 一 項 「當代大師系列」對博益版的指責，就是不滿意原文轉換成譯文 
的時候誤譯或漏譯的部分，「尤其在專有名詞這個部分、小説名等，他 〔她 〕 
並沒有細查」 。村上小説中説到外國電影以及酒類的例子多不勝數，簡單一 
看 ’酒類來看就有拔蘭地、葡 萄 酒 、威 士 忌 、比那可拉達酒、杜 松 子 酒 、 
伏 特 加 、血紅瑪麗……等 等 ；而電影的例子，也一樣繁多，如史提芬史匹 
堡 的 「E .T .」 （台灣與香港譯名相同） 、保羅紐曼演的I■裁決」等 等 ，這些 
都 是 「當代大師系列」所 言 ，可以了解村上小説獨特都市風味的地方，其 
實即是指涉都市風味的能指（signifie r ) 。不 過 ，要把村上小説中所謂都 
市風格的意符都找出一次然後對比原文，這似乎並不可能，我們折衷地先 
從 「當代大師系列」所指的例子「外國電影」以 及 「雞尾酒」入 手 ，初步了 
解這指控是否屬實。三本博益版提到「雞尾酒」的地方不少，簡 單 一 看 ， 
包 括 《挪威的森林》上 頁 1 3 6 、下的頁 1 3 2 ，137 ; 《舞舞舞吧》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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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2 4 1 ，下的頁92以 及 《尋羊的冒險》上的頁1 2 6 ，1 2 8 ，144及1 8 6 。16 
而 在 《挪威的森林（上 ）》我們發現有一例是與原文不符的：
博 益 版 ：
兩名討人喜歡的女孩到櫃台坐下，叫了雞尾酒。永澤立刻上
前搭站…… （《挪威的森林（上 ）》 ，頁137)
原 文 ：
愛想《 良 $ 子 5 4'女 《子 《二 人 組 栌 力 夕 一 座 勺 丁  
半厶 b y 卜 〔筆 者 註 ：g i m l e t〕 力’ U — 夕 〔筆者 
註 ：Margarita ; 日文一般稱7  /!/力' 4 — ：5^ — 〕蚤注文 L 
/•C 。（《y 儿>^7工彳（D 森 （上 ）》 ，頁168)
時報版：
看來滿隨和的兩個女孩子到櫃台坐下點了嫘絲起子和瑪格
星 & 。（《挪威的森林（上 ）》 ，頁115)
另 外 ，有説到外國電影的例子，則有一處明顯簡化的情形：
博 益 版 ：
車 上 有 司 機 ，還 像 外 國 電 影 中 出 現 的 司 機 一 檨 戴 帽 子 和 白
手 套 。（《挪威的森林（上 ）》 ，頁103)
原 文 ：
車 (?）運転手 o  J T ' 、子 ® 運転手 fc S U  _ 示一 
卜』 〔筆 者 註 ：由李小龍1 9 6 6 年參演的電影 Green 
Hornet〕仁出丁来 5 運 転 手 冷 七 （C 帽 子 # 工 〇 丁白^手 
袋(立灼丁5〇上。（《y ^ r> 工彳（D 森 （上 ）》 ，頁128 )
16 我要感謝我的研究助理林依樺及蔡竺耘跟我一起作這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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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是有專屬司機開的，說刭那司機 就 像 出 現 在 《青蜂 
俠》裏的司機一樣頭戴帽子，手戴白手套噢。（《挪威的森林 
(上）》 ，頁88-89 )
時 報 版 ：
此 外 ，如果我們循此進一步去探索其他的時尚符號，如外國樂隊以及 
流行樂曲名等，雖然問題並不嚴重，但亦可發現到類似的情形。譬 如 在 《舞 
舞舞吧》 （上 ）一 開 始 ，主 角 「我 」在與女伴性愛後通宵聊天，收音機傳 
來種種悠悠的樂章，原文是這樣寫的：
匕二一7  4 — ， 。馬 鹿 気 亡 名 前 ^。S 人户£ 〇 丁 C
無 意 咮 4-名 前 杳 〇 什 S ①/£ 6  ^ ? 昔 ① 人 間 （± 八 V  F 
〇<!:去七也4、節度(?）岛 ^名前蚤〇什户；也〇户£。彳 > 71 7  
小 文 、>  三 y  u _ 厶文'、7  5  s y  3''文 、~7 r 小 3  y 犬 、彳 
y  7° b  v >  3 y  x 、 卜' 7  — 乂 、7  才 7  •シ 一 x  y  x 、 t 
一 千 . 术 一 彳 乂 。 （ 《夕、'>只■夕、> 乂  •夕、> 只 • （上 ）》
頁20)
博 益 版 ：
收 音 機 傳 來 「人類同盟」單 調 的 歌 聲 。這 名 字 真 蠢 。幹 
嘛取了這無聊的名字？以前的樂隊取的名字多有節奏和  
氣 派 ，帝 國 （ Imperials ) 、至 尊 （ Supremes ) 、火烈鳥 
( Flamingos ) 、£卩象（Impressions ) 、門 （ Doors ) 、 E9
季 （ Four Seasons) 、海灘男孩 （ Beach Boys) 。（《舞舞舞 
吧 （上 ）》 ，頁12)
時報版：
Human League。好笨的名字。怎麼會取一個這樣無意義 
的 名 字 呢 ？從前的人會給樂團取更正常更有節度的名字  
的 。Imperials, Supremes, Flamingos, Falcons. Impressions, 
Doors, Four Seasons, Beach Boys。（《舞 舞 舞 （上 ）》 ，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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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原 文 中 的 其 中 一 個 樂 隊 (Falcons) 的確在博益 
版眾多的引文中遺漏了。此 外 ，我 們 也 可 以 考 察 ，「當代大師系列』指 
博益版時有專有名詞誤譯的情形。我 們 看 到 ，諸如法國戲劇家5シ一ス 
(Racine) 、彳 3氺 只 〕 （ Eugene Ionesco) 等 ，博益版不使用通譯的拉 
辛 、尤金•意奧尼斯高（或伊歐涅斯柯） ，而使用華文世界讀者不太熟悉 
的拉西奴、尤尼斯可等。讀者可能需要細心揣摩，甚或對比原文，才可以 
知道他是誰，尤其是這些人名及專有名詞上，博益版一般並不會有英語外 
語作輔助説明。這點也被人視為博益版的不足之處。
這 些 「誤 譯 」或 「遺漏」 ，不 能 否 認 ，的確在博益版裏出現。至於更 
嚴 重 的 指 控 ，就 是 湯禎兆在〈從日本的村上到我們的春樹〉指 出 ，《舞 、 
舞 、舞》上 冊 中 「羊 男 」出 場 一 節 （第^■•一節）所謂 刪 節 、誤譯的問題。 
不 過 ，藤井省三對比原文以及葉蕙翻譯的博益版，在 近 作 《村上春樹 
力、①中国》已指出，湯禎兆可能誤用了台灣版眾人合譯的情節作分析，^ 而 
我亦想補充，湯禎兆所指責的是《舞 、舞 、舞 》 ，從作品的譯名上便已經 
可以 看 到 ，這根本不是博益的《舞 ，舞 ，舞吧》 。因此我們除了可以肯定 
藤井省三的論證之外，以後處理湯禎兆這段指責時，其實可以不以香港版 
本的問題待之。
然 而 ，問題的關鍵是：即使我們看到在上文論者所指博益版存在著這 
種 種 的 「問題」 ，但我們是否立刻可以從邏輯上得出論者的推論，認 為 「出 
版公司取得正式的中文版權後，又不精心的請專人翻譯』 、「葉蕙譯的村上 
小 説 ，正好是典型的惡劣譯文」？此 外 ，認同指責譯者水平不夠，出版社 
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出版社，抹煞博益版村上小説的價值，又是否一定會得 
出這樣的一個逆向思維：如果八〇及九〇年代香港不是通過博益出版社傳入 
村上春樹，村上在香港的影響一定更廣泛？在 下 文 裏 ，我們會看到，實際 
的情形並不如這樣的片面和狹隘，而更有意思的是，產生這些狹隘的結論， 
其實也是出自人們長期以來對翻譯的看法，只是這種看法在過去幾十年裏已 
受到重大的挑戰，不少人從嶄新的角度來審視翻譯行為和譯本，讓我們更 
好地理解一些翻譯和文化現象。
三 、翻譯研究轉向的貢獻
隨著村上春樹獲得2 0 0 6年卡夫卡文學獎而進一步獲得世界文壇更多 
的 認 同 ，他的作品如何被不同地方的讀者了解，他的作品對世界文學的 
影 響 力 ，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但 是 ，更 精 確 地 説 ，研究村上在世界 17
17 藤井省三：《村上春樹①^加①中国》，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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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如何被接收，如何在世界各地產生「村上現象」及 「村上旋風」 ，實際上 
是指他的譯作如何被接收以及通過譯作而產生的「村上旋風」 。一般'研 
究者想通過翻譯去了解這個課題時，往往依賴的是一種所謂的「指 導性」 
(prescriptive approach) 方 法 。
一切源自傳統的「原著中心論」的 翻 譯 觀 。譯者或評論者以原著為不 
可損誤的神聖文本，同時又假定翻譯有一種客觀的標準，譯者能夠準確不 
誤地把原著翻譯過來，達 到 一 種 所 謂 「對 等 」的 效 果 ；而 所 謂 「指導性」 
的 方法，就是要指導譯者如何去做到這種「完美」的文本 》 a
可以為我們説明這派研究進路的內容以及方法，是日本學者塩濱久雄。 
塩濱久雄最近出版的兩本鉅著：《「夕儿>> 工彳0 森 」苍英語X*読 tr (中 
譯 ：《以 英 語 讀 「挪威的森林」》 ）29及 《村 上 春 樹 誤 訳 芒 打  
5 力、一村上春樹仑英語T 読 t f》（中 譯 ：《村上春樹如何被誤譯一一以英語 
閲讀村上春樹》 ）2° ，整整兩冊各近3 0 0頁 的 著 作 ，全部以字與字、句與 
句的對比作研究，目的就是要找出英譯者 （ Jay Rubin、 Philip Gabriel及 
Alfred Birnbaum) 如何誤譯、删節村上春樹的地方。譬如頁73第29例 中 ：
「I；令岛僕(7)十二指腸O C «!:迻 気 0 圭甘人尔？」 i 僕 
(±冗談•訊'■、丁岑广:：。
'l guess you d o n 't like my appendix, then/ I said,
trying to make a joke. 18920
18 與 「指導性」為原則的研究方法相反的是描逾性 （ Descriptive Approach ) 。翻譯研究者如圖 
里 (Gideon Toury)等以實證的方式，考察以色列特定歷史時期以希伯來語作譯入語的大量文學 
作 品 ，發現多數的譯本，無論就選材及翻譯方法上，往往會因為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原因出 
現偏離原著的情況。這些偏離原著的譯本，池不是譯者不注意原文，而是因為譯者根據譯入語 
文化作出種種調適的抉擇，而 這 些 譯 本 ，在社會上是具有相當的地位以及認受性。因 此 ，圖里 
反對以原文為中心，更反對種種以盡善盡美薄文作前設的翻譯常規，規箱翻譯研究的論述，把 
譯作置於一個完全脱離文化背景及社會的地方作考察。他提倡翻譯研究應以描述性的研究方法， 
以豐富的事實根據，詳細的描述及解釋譯作及由譯入語文化影響下譯作產生的種種文化現象。 
見Gideon Toury， “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Marupuiation o f 
Literature: StudJes in LJterary Translation. Theo Hermans ed.,： (London: Croon Helm, 1985);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1995).
19 塩 濱久雄：《「/ 儿^ 工 ^ ①森」左英語^ 辕 tp》 （東 京 ：若草書房，2007年 > »
20 塩 濱 久 雄 ：《村上春樹 l i i f ^ 誤 訳 村 上 春 樹 ％ 英 語 T 読 t r 》 （東 京 ：若草書
房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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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濱久雄指出’十—•指腸應該是duodenum而不是appendix。固 然 ， 
盲腸跟十二指腸的確是有分別，這不能不算是誤譯。可 是 ，指出了譯者混 
淆了十二腸和盲腸，對於我們理解村上春樹的作品有甚麼幫助？事 實 上 ， 
當我們閲畢整本書後，彷彿只得出三種感受：第 一 ，好像在閲讀原文與譯 
本的校對稿；第 二 ，讀者獲得英文及日本語程度若干提昇；第 三 ，由衷讚 
嘆學者一絲不苟的精神。但問題是••對於村上春樹怎樣在特定的歷史時空 
進入上述英語地區的文化系統，或如何被該地讀者接受以及閲讀，我們卻 
仍是一片茫然。21可 以 説 ，這情況在香港也出現。探究村上在香港產生 r我 
們的春樹」所出現的問題的湯禎兆，雖然並沒有明言選用甚麽分析策略， 
但從他以原文與譯文對比得出一些譯本「問 題 」 ，進而指責譯文不忠實， 
歸咎譯者或支配譯者的出版社不盡責，可見他也是採用了指導性路向。然 
而 ，村上春樹在八〇 、九〇年代通過博益出版社的譯介以及銷售被正式介 
紹 到 香 港 ，已經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要探究村上從日本跨進香港時所產生 
的文化現象，我們不應再依賴指導性原則作為研究方法。因為這樣的研究 
往往離不開一個套數：就是先發現誤譯，然後解釋誤譯，或者指責譯者水 
平 問 題 ，最後提供幾個「正 確 」譯 語 作 結 。但可惜的是，這樣的一個研究 
過程並不能吿訴我們，原文在特殊的歷史時空進入譯入語世界時，有沒有 
因適應不同文化系統而產生問題。更令人不滿意的是，這種探討翻譯的方 
法 ，最終只會囿於一種永劫循環的思想困局：今天有一位分析者指出這處 
「誤譯」 ，明天又有另一位譯評指出從前的譯評本身也不甚妥當，所 謂 「正 
確 」的翻譯在新的譯評人眼裏又不是那麼的「正 確 」 ，於 是 ，他又另行推 
出一個新的、更 「正 確 」的翻譯字詞語句來作取代。我們可以村上春樹的 
讀者在網上所發表的言論來説明這思想困局。支持台灣賴明珠譯本的讀者， 
與支持中國大陸譯者林少華的讀者，常常隔空對罵，互相指責對岸譯作不 
好 。撇除一切譯誤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真正有客觀譯得好的標準存在 
嗎 ？ 一個有趣的問題倒是：他們原來都是不懂日文、只能讀譯文的讀者， 
他們憑甚麼來評論哪個譯本譯得較好？這些囿於文字或文本之間對比的討 
論 ，周而復始，循環往復，而最終出現人言人殊的局面。翻譯研究者Maria 
Tymoczko就指這些研究，把翻譯只看成是超越時間的語言規則來考察，彷
21 唯一例外是，村上作品經翻譯傳入德國時，亦出現與本文所分析香港接收村上文荸所衍生出對
嚴肅文學及流行 文 學 爭 議 的 現 象 ，不 過 ， Jay Rubin並沒有深入探討現象的原因•參考
Jay Rubin,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 f Words,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3) 
pp.304-320; chapters on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 and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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彿翻譯的討論只有語言藝術的面向。22
翻譯固然是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活動，但當文本從一個時 
空 、文 化 ’轉移到另一個時空和文化的時候，往往會產生因適應而令原文 
與譯文出現衍異的現象。可 是 ，把這些現象歸咎於譯者水平不夠、態度不 
夠 嚴 謹 ’或是出版社不懂挑選譯者，沒有認真控制譯作品質等，其實是非 
常狹窄的視野。更可惜的是，產生這種邏輯的依據，又往往認為忠於原著 
才是譯作的唯一價值所在。然 而 ，我在下文即將展示，香港在八〇年代末九 
〇年 代 初 ，通過博益出版社接受及譯介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譯文所 
產生的種種與原文衍異的現象，當中的過程與原因非常複雜，這種複雜性 
甚至涉及文學與資本主義衝撞的問題。要看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借 
助翻譯研究出現 r 文化轉向 」 （ cultural turn ) 後的種種理論。23翻譯研 
究提倡以文化角度，了解譯作於在地（local) 文 化 ，因為政治、宗 教 、文 
化 、經 濟 、意識形態、性別及國族等因素的干擾，令翻譯受到宏觀及微觀 
的影響以及制約，導致譯文在另一個文化出現與原文差異的現象，而這些文 
化因素對譯本的影響，往往比譯者能不能恪守翻譯對等觀念重要得多。應 
該指出，在一些沒有明顯意識形態干預的地方，社會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之大， 
更是超出一般人預想之外。24在討論香港如何接受村上春樹以及在香港如 
何產生與村上春樹相關的知識時，翻譯研究有關社會及經濟面向的探討， 
包括Michaela Wolf、Jean-Marc Gouanvic等人如何應用布爾迪厄Perrie 
Bourdieu文學社會學理論，25特別能幫忙我們釐清一些重要的問題，包括
22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p.25.
23 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 Venuti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72-185; Susan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 i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p.123-140.
24 Michaela Wolf, ^Translation Activity betwee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n, CTIS Occasional Papers Vol.2, Keith Harvey ed.f 
(Manchester: Centre for Tranls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MIST]) pp.33-43.
25 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學場的核心概念，以行動主體 （ social agent ) 、習 性 （ social agent) 
以 及 資 本 （c a p it a l )概 念 等 ，分析藝術作品在社會中如何流通於不同閲讀群體’特別以知識 
人作為考究的對象 。 Pierre Bourdieu的 理 論 ，經翻譯研究者Michaela Wolf等人採用’以補充 
Ev a n - z o h a r之前提出polysystem的 不 足 （特別是polysystem過分機械的分析操作） ’以探討各 
種人物在社會行為模式上互動的複雜因素。參 考 ： Moira InShmeri， rhe Transiator: Bour…eu 
and the Socioiogy of TVansiation anc/ Juterpretin;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5); Micha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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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如何在資本策動市場以及競逐最大利益的原則下，制訂譯本的銷 
售圏子及閲讀對象，因而對譯本作了若干的適應（adaptation) 以及操控 
( manipulation ) 。最 後 ，本文亦會論及，作為同一個文學場地的香港，這 
個被認為經濟掛帥的地方，卻 出 現 （菁 英 ）讀 者 ，對博益這個社會代理人， 
作出對抗性閲讀的文化意義。
四 、作為文化載體的博益出版社
不 過 ，在理解村上春樹如何在八〇及九〇 年代被香港讀者認識之前， 
也許我們先了解作為香港社會代理（patron/agency) 機構的香港博益出 
版社的經營理念以及營運策略。這部分尤其重要，因為這不單反映村上春 
樹進入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香港出版及文化界的重要場景，在論文的 
稍後部分，我們還會進一步看到，批評博益譯文版的人，出發點中的誤識 
(misconception) ，正正就是忽略了出版社經營方針以及銷售目的，而誤 
以為博益版是為知識人及學術研究而設。作為華文世界第一個獲得正式授 
權翻譯以及出版村上春樹的出版機構一一博益出版社，到底是一間怎樣的 
出版公司？博益成立於1981年4月 ，當時為電視企業（控股）有限公司（今 
名為••電視企業國際有限公司， Televisi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屬下 
的出版公司，現任行政主席為邵逸夫爵士。電覩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最廣為人 
知的機構，就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 Television Broadcasts Ltd.，TVB) ， 
亦即是成立於1967年的電視廣播公司（通 稱 ：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直到 
今天仍為香港收視率（free-to-a ir) 最高的電視台。電視企業除經營廣播 
事 業 外 ，還經營出版（博益出版社） 、電視電影製作、音 樂 製 作 （華星唱 
片 ）26、旅 行 社 （見聞會社）等 。無線電視的成立以及在六◦ 年代末在香港 
的 出 現 ，其實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與邵氏影業集團自三〇年代在中國、 
台灣及東南亞等地區，因冷戰及局勢不穩等原因而在各地市場遭遇挫折後， 
最後在香港這個冷戰邊緣地區出現「邵氏本地化」的結果。27邵氏的電影跟
Wolf, "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in,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 Amsterdam; Philadelphi : John
Benjamins, 2007) pp.l - 36; Michaela Wolf，“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Introspection into a New Fieldn in, Ubersetzen - Translating - 7Yaduire， 
(Munster-Hamburg-Berlin-Wien-London-Ziirich： LIT Verlag 2006) pp.9-19.
26 1971年 創 立 ，1996年被香港上市公司「南華早報集匯 j ( SquUl China Morning Post) 收 瞎 。
27 羅 貴 祥 ：〈前 言 ：雜噏雜唼的七十年代〉 ，收羅貴祥、文 潔 華 編 ：《雜 唼 時 代 ：文 化 身 份 、性 
別 、日常生活實踐與香港電影1970s》 （香 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05年 ） ，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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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產生的關係’學者如傅德石（Fu Posek) 及卓伯棠等人都有深刻的 
研 究 ，28然 而 ，這個既擁有成熟運作制度、又兼有長期傳播經驗的跨地域〆 
跨 國 傳播企業’如何從電影工業伸延到電視製作，再經由電視這個登堂入 
室 ’無孔不入的傳播工具，進一步影響、支配出版及文學傳播，實在值得我 
們仔細研究。可惜的是，這個饒有趣味的問題，過去一直得不到文化研究及 
傳播研究應有的重視。
博益出版社自19 8 1年 成 立 ，取 名 「博 益 」 ，意 謂 「博 覽 群 書 ，開卷 
有 益 」 ’宗 旨 則 是 「推 動 讀 書 風 氣 ，發掘寫作人才」 。但根據當時一手 
創辦博益的出版人梁業昌所言，29「博 益 」的 名 字 ，除了是取高雅的「博 
覽 群 書 ，開卷有益」的 意義之外，其實公司成立之初，在為 Publicati〇n 
(Holdings) C o m p a n y  Limited ( P H C ) 找一個相近的中文名稱時，於是想 
到廣東話音義相當的「搏取更多利益」的 意思。3。而這種開宗明義以「寓教 
於 娛 」為出版宗旨的做法，把出版路線擺盪在嚴肅、消 閑 、實 利 、通俗之 
間 ，實際亦是博益與其他本地出版社最大不同之處》si
一般而言’香港出版社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出版社，可以稱之為「南 
來 j 出 版 社 ’這些出版社自晚清起已在中國開業並在民間發揮力量，其後 
因為擴展也因為政治原因把資金南移，到香港拓展業務，這當中包括商務
28 傅 葆 石 ： 〈中國本地化：邵氏與香港電影〉 ，收 《雜 咳 時 代 ：文 化身份、性 別 、日常生活實踐 
與香港電影 1970s》 ，頁9 - 1 5 ;廖 金 風 等 孀 著 ：《邵 氏影視帝國：文化中國的想像》 （台 北 ： 
麥 田出版，2003年 ） ；及即將出版的英文版CWna Forever: The Shaw Brothers and Diasporic 
Cinema.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29 梁 業 昌 （ William Leung ) ，現為馬來西亞Vision New Media Sdn Bhd執 行 董 事 （ Executive 
D ir e c t o r )。1973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新聞及傳播，副 修 翻 譯 。1976年獲密蘇里大 
學哥倫比亞分校 （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及中文大學交換生獎學金到密蘇里大 
學攻讀新聞傳播碩士。回港後加入電視企業，一手策劃博益出版社成立，自1981年起任職博 
益 ，1989年離職時為出版人（p u b lis h e r )。此 外 ，梁業昌亦自1979年 起 ，任中文大學傅播學 
院及浸會學院（1994年後浸會學院始升格為浸會大學）客 座 教 席 ，講解新聞統計、傅媒專題等 
課 程 。本文作者為本研究計劃曾於2007年 5月5-6日在馬來西亞、2007年 11月25日在新加坡以 
及2008年 1月2 日在香港與梁業昌進行多次當面訪問以及為數十次以上的電話訪問。
30 廣 東 話 「搏 」作 為 動 詞 ，指博取的意思，例 子 如 搏 憎 （裝傻扮懵以圖獏得利益） 、搏 同 情 （獲 
取同情）等 等 。
31 梁業昌甚至以傳播學的理論中的communication pain及communication pleasure ，去説明以 
通俗手法傳播實用知識、人生道理及學問的教育意義。見 ：黃子程訪問梁業昌： 〈有熨到靈魂
深處的閒害嗎？--------個出版人的閒書漫步 > 1988年 12月15日 訪問，刊 於 《博益月刊》17期
1989年 12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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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書 館 、中華書店及三聯書店等。這 些 r 南 來 」出版公司，雖然在營運方 
面與母公司完全財政獨立，但由於本身擁有長久的歷史以及固定的出版形 
象 ，因此秉承著較大的文化使命。第二類是本土的出版機構，就像博益一 
樣 ，它們由本土資金成立，與香港同步成長，例如天地圖書公司（成立於 
1976年 ）、明報企業出版社（成立於1986年 ）等 。而博益與這些無論是南 
來還是本土出版社的最大分別，在於博益在1996年前是電視企業（控 股 ） 
有限公司屬下的出版公司，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 ) 關係殊深，因而 
在整體營運方面，擁有其他出版社所沒有的優勢 。 Publication (Holdings) 
Company成立之初，只擁有一份百多年歷史的英文報章China Mail。當 
時是為了應付香港政府對出版機構的法定要求，博益亦只是一年出版兩次 
China Mail，以維持出版經營權而已。另一方面，香港電視有限公司亦只 
擁有一份自開始營運（開台）以來已有的電視周刊《香港電視》 。可 以 説 ， 
出版事業初期於電視企業，只扮演一個為電視台宣傳、推廣的角色，並沒 
有甚麼特色或功能可言。八〇年 代 初 ，香港經濟起飛，香港市民對生活質 
素漸漸出現不同的要求，電視企業重整企業內與媒介相關的事務，銳意發 
展出版事業。於是從企業內部調派對出版事業有認識、有抱負的人員重整 
出版業務，當時從美國修讀傳播碩士回港的梁業昌被調派電視（國際）企 
業 內 ，擔任發展出版刊物的旗手，統籌集團所有出版事宜。而公司內的另一 
位高級顧問就是曾任職英國廣播公司（BBC) ，並於1960年至1969年在新 
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的施祖賢。32梁業昌指出，當時電視企業既要 
鋭意發展出版事業，就要令出版社在最短的時間在香港及媒介內發揮影響力， 
成為一份有利可圖的生意。於 是 ，出版集團的出版方針，除了電視周刊以 
外 ，還加強出版各類以小眾趣味為主的雜誌，包括出版兒童刊物、以電視 
明星照片特輯作畫報的《K100畫冊》 、汽 車 雜 誌 《車主》 、體 育 雜 誌 《奪 
標》等 ，同時也開始向國際洽購及引入多種外國生活雜誌，包括美國時裝 
雜誌Cosmopoiitan ( 1 9 8 4年 ）及Bazaar等 ，33並對電視周刊《香港電視》 
進行改革及更新。此 外 ，在 這 時 期 ，他們更大量增聘文化及出版事業的人 
材 ，譬如現已為明報出版社出版人的方良柱（當 時 為 《香港電視》的出版
32 施 祖 賢 （1913-1990 ) ，曾任職英國廣播公司 （ BBC ) ，抗戰時曾被派往印度主持國民政府一 
個專門對滇緬戰區廣播的英文電台，亦於 1960年至 1969年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總 編 輯 ，在 
廣播界及出版界甚有名望，著 有 《廣播縱横談》 （新 加 坡 ：南洋出版有限公司，1962年 ） 、《廣 
播經緯》 （香 港 ：大名出版事業，197?年 ）、余 思 牧 （編 ） ： 《香 港 ，美麗的香港》 （香 港 ： 
香港西太平洋圖書影音出版公司，1995年 ）等 等 。
33 香港專檷作家李鏵玲記述：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30315_76_68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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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現為商務印書館助理總經理的關永折34 35(當時為負責書利業務的出 
版經理） 、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鄭寶璇（當時 
為第一位任博益總編輯） 、已去世的本地文化人李 國 威 （1 9 4 8  1 9 9 3  )  3 S ， 
以及曾任教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的黃子程（當 時 為 《博益月刊》總 
編輯）、現為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知出版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編輯梁家麒36， 
以及當時已晉升為電視企業出版集團經理的梁業昌。博益能夠在八〇、九 
〇年代剛成立後迅速冒起，出版刊物繁多，後來作出肩負傳播純文藝事業 
的使命的嘗試，37甚至利潤可觀而在19 9 6年被南華早報集團看好前景而收 
購 旗 下 ，成為香港人所共知的出版品牌，與他們的市場及營運策略，特別 
是與無線電裼之間有莫大的關 係 。
五 、電子媒介銷售策略
— 在八〇年 代 ，博益其中一個創先河的銷售策略，就是為新書在電視台 
賣 廣 吿 。這 些 廣 吿 ，除了在平常的時段內播出外，在電視台黃金時段內亦 
會 看 到 。當 時 ，黃 霑 、林燕妮及倪匡等暢銷書的新書廣吿，香港觀眾一定 
能夠在無線電視黃金時段節目內看到。我們今天已無從找出當年的廣吿， 
但只要梢稍提醒讀者’博益新書的廣吿，無論是以哪一個作家的作品為銷 
售 對 象 ’廣吿的結尾都是那句雷霆萬鈞之勢的收束語「博 益 新 書 ，經已在 
各大書報檔攤經有售」 ，我們彷彿就記得博益廣吿的整體內容及印象。值 
得強調的是’在博益的廣吿後’往往是緊接著無線電視台本身的節目，而
34 關 永 圻 ’ 專禰文字亦常見於《信報》 、《明報》等 。
35 據 梁 業 昌 所 言 ，李國威 1983年 加 入 博 益 ，歴 任 執 行 編 輯 、總編輯及副出版人。李國威活躍於 
1960-1990年代香港文壇，中學時代已投稿到《公教報》 、 《中國學生周報》 ，為活躍文化人， 
著譯作刊於《盤古》 、 《明報》 、《南北極》等 等 ；曾譯有Kun Pinkhus的 〈給青年詩人的講 
話 〉 ，收 於 《德國文學精華總覽：從創始到現代》 （香 港 ：明 報 社 ，1975年 ） 、 Mario Puzo的 
《教父》 。留 有散文集：《只有今生》 （香 港 ：博益出版集團，1991年 ） 、 《猶在今生》 （香 
港 ：博益出版集團，1991年 ） 。
36 梁 家 麒 （ Clemence L e u n g )，19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及翻譯系，同年加入博益，並於2003 
年 離 職 **離職前為博益出版人。筆者為這次研究，曾與梁家麒於2007年7月 13日於香港九龍馬 
頭圍道知出版有限公司進行兩個多小時的訪問。
37 博益在 1987-1989年曾出版兩年純文藝純文學雜誌《博益月刊》 ，為文學界及文化界所推重。 
這種以綞濟活動支持文藝理想的出版策略，其實亦是香港出版及創作一個常見的現象，譬如眾
多早期南來的文化人早期於報刊中創作武俠小説以及色情小説，當達到一個固定收入後，才回 
到創作純文藝的道路上，臀 如 ，劉 以鬯創作《酒徒》前後就有一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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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播放其他產品的廣吿。這樣的結構顯示出，博益的廣吿與一般電視廣 
吿最不同之處，是在於他被當作電視台本台的節目，而不是商業品牌的廣 
吿 。在電視五花八樣的播放流程中，電視台編排加插產品的資訊，絕對不 
是隨意安插，而是經過非常精心的佈置。根據Jane Feuer在Narrative form 
in American Network —文的分析，電視台在黃金時段內，在本台節目之 
前加插的廣吿，往往是該台本身的節目廣吿，而目的就是要提醒觀眾去收 
看本台節目，以鞏固收視，加強電視台產品銷售等等。38這種通過電視無 
孔 不 入 ，強勢宣傳的手法幫助銷售，可以説是八〇年代初期到中期，博益 
的暢銷書不斷攀升高峰的重要原因。舉 例 説 ，黃 霑 的 《不文集》 ，在一個月 
內連續再版四次（即是一個月已衝破銷萬本以上） ，這除了見證作者的才 
氣 ，以及作品本身固有的吸引力之外，實在與成功的電視廣吿宣傳銷售方 
法不無關係。另一方面，追看無線電視節目的觀眾，大都購買其電視周刊 
《香港電視》 （ 1 9 9 7年 起 改 名 為 《T V B 周刊》 ） ，從而知道節目的編排， 
預早知悉劇情以及獲得相關電視台的資訊。這個以電視周刊來加強並鞏固 
電視收視的行為，其實亦是電視理論中所謂以菜單為導向的形式（menu- 
driven) 的一個輔助工具 。電視周刊節 目表把各類節 目編排有序， 目的是 
要引導觀眾定時收看，讓他們在因循的生活節奏、周而復始的生活結構內 
有所期待及依賴。39因 此 ，電視周刊實在是電視台的重要宣傳機器。要指 
出 的 是 ，博益出版物不單有電視台作廣吿推介，在電視台附生物《香港電 
視》內 ，我們亦可以固定地找到博益的資訊。在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中每 
周 每 期 的 《香港電視》內 ，且又一定是每期的最末十頁，我們都必會找到 
與博益出版的相關資訊，當中包括新書廣吿，博益作者新書的內容（包括文 
字及圖畫） 。而這些新書廣吿，傾向以消閑及言情小説為主（如林燕妮及 
嚴泌的作品） ，次 之 ，就是商場戰略以及生活趣味資訊。事 實 上 ，我們不 
應理解博益是在《香港電視》內刊登廣吿。博益除了是《香港電視》的客 
戶 ，其實也是給予《香港電視》文稿的來源，亦即是説，它 也 是 《香港電 
視》的客戶及盟友、伙 伴 。博益與電視雜誌《香港電視》實際上是分享出 
版 資 源 ，以減低成本。如李英豪的《養貓基本法》 、李 曾 鵬 展 （李 太 ）食 
譜 、曾 近 榮 （曾Sir ) 《家事常識手冊》等 書 籍 ，根本是電視台下午播放以 
婦女觀眾為對象的《婦女新姿》的 內 容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出版社與電 
視台合作的模式，是一式三份的製作。以 《婦女新姿》的節目為例，教授
38 Jane Feuer, ^Narrative form in American Network Television^ in Oliver Boyd-Barrett 
and Chris Newbold (ed.h Approaches to Media: A H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E. 
Arnold, 1995) pp.493-498.
39 同上註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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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 飪 節 目 「今晚食乜餸」的 李 太 ，在電視台節目內會講解及示範烹調’而 
烹調菜式的食譜，隨後就會原原本本刊登在下一期的《香港電視》內 。累 
積了一段時間後，博 益就會把「今晚食乜餸」的食譜結集成書出版。出版 
之 際 ，他 們又會在《香港電視》最末十頁內刊登廣吿，標明結集出版的李 
太 食 譜 ，已 在 「各大書報檔攤有售」 。另 一 方 面 ，博益每當有新書出版’ 
或者出版社舉辦活動，亦會以電視媒體作宣傳。譬 如 ，1984年博益舉辦第一 
屆小説創作獎，4°就曾與無線電視另一個節目「香港早晨」合 作 ，邀請審 
評及得獎者到電視台作訪問，暢談創作經驗。此舉固然是推動文壇創作風 
氣 ，但獲選得獎作品的作者最大的獎勵，是博益出版社的出版合約。由 此 ’ 
我們看到，博益的出版物，無論終點或是起點，都會與電視媒體產生關係。 
這種循環不息、周而復始的生產關係，正 好 以 「文字影像化，影像文字化J 
説 明 。這種生產過程，不單確保了博益的稿源及宣傳手段，同時也是保障了 
博益及電視台的收益。
我們要知道，出版物能利用電視周刊以及電視台作宣傳是一項不可■居、 
議 之 舉 。眾所周知，電視周刊以及電視台的廣吿費用動輒數萬元一分鐘或 
數千元一版面不等，而出版書籍無論多暢銷，也根本不能長期以電視廣吿 
作為行銷方法。但 是 ，由於博益與電視台屬於同一機構，無 論 在 《香港電 
視》最末十頁內，還是電視黃金時段（730pm-930pm) 播放維時數十秒， 
甚至長達一分鐘的廣吿，都可以低於市價的方式購得黃金時段廣吿播出 
權 。如果我們認同，在八〇 、九〇年代的社會，特別是對於香港普羅大眾 
而 言 ，電視仍然是最廉價、最 方 便 、最直接又最便捷的娛樂及傳播資訊渠 
道 ，而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的香港，無線電視又是收視最高的電視台，因 
此 ，《香港電視》又順理成章成為全港讀者人數之冠的電視周刊，41那 麼 ， 
我們便不得不承認，這種以緊密發放、支 配 、操縱訊息的方法，在市場資 
訊流通盡佔優勢，所能產生的操縱意識或市場佔有是非常強大的。事 實 上 ， 
村 上 春 樹 博 益 版 在 1 9 9 1 年 正 式 推 出 的 時 候 ，亦 曾 連 續 數 周 橫 跨三期 
( 1 2 2 7 、1 2 2 9 、1231期 ：1991年5月1 0日到6月1 4日整整一個月）在 《香 
港電視》出現廣吿，這三期的廣吿，由預售的「博益新書榜」只簡單臚列 
書 名 ，到開售一周的全頁彩色廣吿，標明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作為 
暢 銷 「戀愛小説」 ，可 以 説 ，讓村上正式全面登陸香港之外，更是指導著 
讀者如何了解村上小説：
愛與毁滅與再生
40 見博益1992-1993圖書目錄 * 頁85 -
41 根據abc英國出版銷數公證會統計，《香港電視》每期封面亦有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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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烕的森林》一本轟動曰本 
銷量邁向五百萬本的遷 
博益取得中文版權 
鄭重推薦 
給香港廣大讀者
曰本新偶像都市感性作家----村上春樹代表作
一部屬於年輕人的小钕
年輕的、曾經年輕的都不應錯過
至於書的内容，則 是 「一個男大學生，迷失在兩個女性、 
兩種戀情之間，在森林的陰冷與陽光的織熱中挣扎成長」
(底線為筆者所加）
其後在開售一周後，《香港電視》第1231期 （1991年6月7 日-6月14 
曰） ’ 「商業廣吿」一 欄 內 ，繼續有介紹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 「廣
吿 」 ：
博 益 全 新 的 「日本暢銷文學小說精選」 ，首先推出連獲曰 
本文學大賞、日本新一代偶像村上春樹之長篇遷立止莖「挪 
威的森林」上下兩冊。
「挪威的森林」寫主盤人對生命的迷惑與恐懼、生活的無奈 
與 反 叛 、愛情的大膽與率真，这都眉於任何地城的年輕和 
曾經年輕的一群，香港的讀者被它深深吸引。這本書在曰 
本廣受歡迎，銷量直逼五百萬冊。博益輿你分隼 i t 份年輕 
的 誘 惑 ，取得中文版權，鄭重推介給廣大讀者。 （底線為 
筆者所加）
這些在連續三周內以不同版面推出的廣吿，層 層 深 入 ，向香港市民傳 
遞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就是博益翻譯及出版的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 
經已推出發售，而 《挪威的森林》之所以吸引，除了是日本暢銷小説之外，更 
是一本適合年輕讀者閲讀的戀愛小説。而有關村上春樹在傳入香港時的定 
位 ，這與博益以及村上潮流在香港的快速成功不無關係，這 些 ，我們會下文 
還會進一步分析。
六 、袋裝書的革命
博益能在八〇年代迅速的崛起，除了利用電視傳播及廣吿推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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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滲入受眾的意識之外，他們對實物（書 籍 ）的 傳 播 ，同樣有無遠弗屆的 
銷售 能 力 。博益在八〇 、九〇年代對本地出版市場所造成的一個很重要的 
衝擊和波瀾，是開拓了袋裝書的市場。所謂的袋裝書，即是6 %  X 4 % 吋開 
度 （或三十二開）的 書 籍 ；由於小巧輕盈，易於携帶，甚至可以放在口袋 
裏 ，因此又稱為「口袋書」 。八〇年代中期，博益推出一波又一波的袋裝 
書 後 ，迫得香港文化界不得不籌辦專題研討會「口袋書與文化煩惱」 ，討 
論這種新型讀物對閲讀習慣的影響。《而 「袋裝書」的推廣和普及，後來 
更成為香港社會記憶八〇年代生活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文化標記及集體 
記 憶 。42 3 *輕裝版的書在出版史上，絕對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英美市場的 
paperback (平裝書）以及日本文庫版，就是與此概念相當的書籍，那是因 
應現代印刷工業技術發達所致，而另一方面，社會轉變、知識普及化、讀 
者需求改變，也促使袋裝書的面世和流行 。 M
從七〇年 代 末 開 始 ，為解決日益嚴重的人口膨脹問題，香港政府在 
新界地區興建了大量的衛星市鎮，可 以 説 ，到了 1 9 7 9年地下鐵路正式通 
車 ，交通網路進一步配合了新市鎮規劃發展後，舒緩市區人口密集問題的 
措 施 ，才真正落實》45香港集體運輸工具，香港地下鐵路 （ Mass Transit 
Railway) 和香港電氣化火車（九廣鐵路Kowloon-Canton Railway) 為市 
民帶來新型上下班模式。過 去 ，車 廂 內 ，可能不少乘客會以報紙作消閑之 
用 ’但對於白領 （ white collar) 或 「上班一族」而 言 ，要他們拿著一份以 
油墨印刷的報紙，或者又因為看報紙時難免對身旁乘客造成不少困擾，相 
胃不少乘客會因此選擇在車廂內閲讀袋裝書。而 的 確 ，博益打造袋裝書的 
，亦漸漸造就了香港出現「車廂內人手一本袋裝書」的 時 代 。另一方 
面 ’這時期香港工商業也開始轉型，從進出口、輕工業轉型至金融、服務 
業 的 時 代 。為迎合這新的發展，博益亦步亦趨地推出財經商管系列如《行
42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文學月會〉 ，邵國華主持 • 黃子程、馬國明、羅贵祥等及討論的「口 
袋書與文化煩惱」 ，1988年3月18日 。
43 郭少棠在回憶香港不同歷史階段的成就時就指出：「香港電視企業魇下的博益出版社在無線電 
視強大的宣傳下異軍突起，出版了文藝及各種知識性讀物；八十年代末期，一種可以方便放入 
口袋的所謂『口袋書 4 大 行 其 道 ，其內容不論為消閒或實用 • 均普遍受到讀者歡迎 • 』郭 少 棠 ： 
〈出版電影尋出路〉 ，收 於 《信報》 （ 2003年 10月25日） ，頁2 3 ， r 繁星哲語」一 欄 。
David Finkelstein & Alistair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5, p.48.
45 .
Wilbur Smith and Associates, Hong Ko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 (Hong Kong: 
The Company, 1 9 7 6 );及李思名，朱 劍 如 ：〈香港交通〉 ，收鄭宇碩編：《過渡期的香港》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1989年 ） ，頁29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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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鐵律》 、 《麥當勞傳奇》等 ，滿足市民追求新型知識的潮流，更重要 
的 是 ，六 ◦ 年 代 的 嬰 兒 潮 （ baby boom ) 到了八〇年 代 ，經歷本土運 
動 的 一 代 ，不單受惠於擴大的專上教育而出現知識水平較高的階層，加上 
香港經濟起飛，收入較佳的中產階層也開始形成和壯大。這批中產及白領， 
由於消費能力較高，對於知識多元化及生活資訊有一定的渴求。這時的博 
益以袋裝書行銷有關生活資訊、工商管理等書籍外，面對城市、消閑及消 
費品味的追求日高，博 益 與 《號外》雜誌合辦出版「城市筆記」系 列 ，包括 
《周日床上》 （顧 西 蒙 〔丘世民〕 ，1985年 ）、《穿KENZO的女人》 （錢瑪 
莉 ，1985年 ）等 等 ，以反映香港新湧現的優皮（yuppie) 文 化 。博益這種 
以袋裝書設計的書籍，一方面滿足了香港新階層對於時代觀察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在形塑他們的閲讀期待，通過一本接一本同類書籍系列式的出版，固 
定他們的閲讀習慣，且一步一步地打造本地作家如黃霑、林 燕 妮 、倪匡等 
作 家 變 成 「袋裝書大帝」 。當 然 ，博益袋裝書概念的成功，也成為本地其 
他出版商爭相仿效的對象，因而出現更多種類及品牌的袋裝書。46袋裝書 
的 出 現 ，固然是帶來了新的閲讀習慣，但其實它更切實地帶來文學傳播的 
革 命 ，是在於發行、行銷及推廣書籍上。「袋裝書」雖然不是全新的概念， 
但 把 「袋裝書」放到路邊的書報檔攤、地鐵內便利店售賣，卻是博益所創 
的先河。博 益 的 「袋裝書」 ，除了是以三十二開版面設計外，更重要的是， 
每本嚴格控制於十萬字內，讓讀者可以在三小時內完成整個閲讀過程。在 
價格方面，亦規定當時以港幣二十元左右一本出售。小巧輕盈的「袋裝書」 ， 
能減低供應商、書 店 、報攤存倉及入貨的壓力，因 此 ，書商願意大量販賣 
不同種類的袋裝書之餘，更可靈活選擇入貨時間及種類。博益打破了書店 
地理和位置上的局限，增加書籍的流通，令讀者任何時候、任 何 地 點 ，都 
可以很容易地買到博益出版的書籍作消閑或增進實用知識之用，這是在香 
港迅速扭轉讀者長期積累下來的購書習慣以及書籍流傳生態的重要舉措。 
這種銷售的成功，實在也繫於博益念茲在茲的跨媒體（電視上及電視周刊） 
宣傳名句「各大書局、報 攤 、香港電視服務站、百 佳 、屈臣氏、7 - 1 1、0 K 
便利店及萬寧有售」 ，不斷地提醒讀者新書已上市。事 實 上 ，我們可以進一 
步 説 ，以袋裝書的手法增加書籍的流通，並不只是轉換了我們閲讀的習慣， 
或者區區的銷售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對於高級知識讀本以及經典文學文化 
所產生的衝擊。如馬庫色 （ Herbert Marcuse ) —■早所看到的：
46 方良柱〔明報出版社總經理〕 ：〈善變的口袋書市場〉 ，收 於 《香港書報業 》 （ BookandM agazine
Trading in Hong K ong ) Hong Kong: Hong Kong Book and Magazine Trade Association, 
1990，頁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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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J 黑 格 爾 、雪 萊 、波特萊爾，馬克思以及弗洛依德 
出現在藥房 （ drug store)裏 ，文學經典從墳墓襄出來，人 
們的確受益更多。但 是 ，他們不再是以經典的面貌復活，
他們的出現已有別於從前原來的面貌。他們已被剝削了經 
典作品對世界異化（estrangement)的觀察以及敵對力量 
(antagonistic force ) ，而這些敵對力量本來正是這些作 
品本質所在。47
馬庫色所慨嘆的’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本雅明（Waiter Ben j a m i n ) 指 
在機械複製時代，文學及藝術的光環（aur£l ) 逐漸消逝的感嘆。事 實 上 ， 
在藥房裏銷售文學作品也好，在連鎖便利店c〇nvenient st〇r e，或 「各大書 
局 、報 攤 、香港電視服務站、百 佳 、屈 臣氏、7_u 、〇K 便利店及萬寧」銷 
售作品也好’既然已經定位為書報攤上出售的讀物，而讀者是在奔波旅程中 
解 悶 ^ ，那 麼 ’簡 化 作 品 ’盡量方便及遷就讀者，減少讀者因為作品中的 
複雜元素和深度而產生的陌生敵對情感及異化感，似乎是一個必要採取的 
手 段 。
細 心 去 看 ’我們不難發現，袋裝書的革命根本不在於書本的大小。過 
去 ，人們有一種非常頑固的看法，認為形式只是內容附庸，因而有一種推 
測及當然想法，認為任何一本書本都可以變成裝袋書。但 實 情 是 ，形式不 
但規範和制約著內容，可 以 説 ，形式本身就是內容的一切。如果上文已清 
楚揭示了袋裝書的功能以及銷售對象，我們就會明白，博益把村上春樹作 
品製作成為袋裝書，便即是説明一早把村上翻譯小説定位在流行讀物和大 
眾小説的生產線上，而整個生產線上的每一個環節，包括物色譯者、翻譯 
策 略 、整理稿件、設 計 包 裝 ，甚至到了發行以及行銷上，亦是朝著這個目 
標 出 發 ，以達到自己預期的銷售目的及效果。亦即 是 説 ，電視雜誌所看到 
的村上春樹作品廣吿，本身就是這個精密計算以及出版方針的結果。必須 
強 調 ，本文並不是要指責博益把文學商品化，因為博益在八〇及九〇年代 
把各大副刊專欄有系統地結集成書作過不少貢獻，而 且 ，發掘本土作家， 
鼓 勵 出 版 ，推動創作風氣，博益在香港出版界的貢獻實早已被認定。加上 
博益於1987-1989年曾出版兩年純文藝純文學雜誌《博益月刊》 ，對推動 
香港文壇及學術研究的貢獻就更是有目共睹。48我們也不是要指出博益對
47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64.
48 《博益月刊》 〈發刊辭》上 指 ’這是一份追求文學文藝的雜誌’當年的編輯為黃子程’而香港文 
學研究者盧璋鑾、黃 繼 持 、作家施叔青、阿 城等曾在《博益月刊》上 撰 稿 ’〈發刊辭〉見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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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定位在大眾文學上的錯誤，事 實 上 ，一個這樣複雜的作家如村上春 
樹 ，其作品豐富之內容，已允許了全球無數學者把他的作品作嚴肅文學般 
解 讀 ，如上述的香港學者就以死亡哲學及自我他者關係作哲學式的解讀， 
哈佛大學教授Jay Rubin的 研究，東京大學藤井省三以此觀察日本戰後成長 
的作家如何看待中日兩國歷史與記憶的諸種元素等等。另一 方 面 ，村上作 
品又成為流行文學及大眾文化取之不竭的模仿資源，如台灣流行音樂樂隊 
(如伍佰）以及香港歌手（如以日本人名字作藝名的Yumiko[鄭希怡]2003 
的新唱片專輯就叫《舞舞舞》 ，主 打 歌 是 《舞吧舞吧》 ）都有以村上的作 
品作為流行曲的名稱，這在在説明村上文學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之外，以他 
的文學説明後現代文學特質，消解嚴肅通俗之間的分野一項，更是絕好的 
例 子 。更重要的是，在翻譯研究處理各歷史現象中的個案及問題，描述性 
(Descriptive Approach) 的研究動機，並不在於論者要作價值批判及文化 
警 察 。而我們指出，博益把村上定位為大眾文學及口袋書的生產線上，而 
造就了村上在香港快速成功，令本來只有少數熟悉日本文化的小眾或知 
識 人 （如湯禎兆以及李碧華）認 識 ，49瞬間推廣到整個香港（包括博益以及 
《香港電視》本身的大量讀者群）都知道村上春樹的名字。這 樣 説 ，也並沒 
有減少作品本身的魅力以及降低作品自身的重要性。因 為 ，正如研究藝術 
史的學者所言，即使是展覽在羅浮宮的全球知名名畫「蒙娜麗莎 」 （ Mona 
Lisa，羅浮宮編號779 ) 在成為冠列全球世人共歎的名作的歷史過程中，其 
實有非常多外力的推波助瀾（人 、機構以及媒界）以及藝術或商業機構行 
銷策略參與其中，分析這些歷史原因，只是以此展現歷史發生過程。5°這其 
實也是翻譯研究熟知的説法「翻譯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下進行，文本總是源 
於一段歷史，並轉移於一段歷史……翻譯作為一種活動是具有雙重語境的 
特 徵 ，因為文本在兩種文化中皆具有一定的地位」 ，51而翻譯活動並不
益月刊》 1987年9月 ，頁 1 ; 另 外 ，有 關 《博益月刊》的 回 顧 ，參考黃子程：〈《博益月刊》的 
回想〉 ，《文學世紀》5卷10期 （ 2 0 0 5 )，頁 18-20，「香港文學雜誌回顧專輯 j 。
49 李 碧 華 ： < 挪威的森林〉 ，收 於 《天安門舊魄新魂》 （香 港 ：天 地 ，1990年 ） ，頁 168 ; 及藤 
井 省 三 ：《村 上 春 樹 中 国 》 ，頁117 -121 ;筆 者 在 「村上研究計劃」的通訊刊物 r {村上 
春樹邑私》2 』已 指 出 ，筆者於 1989年 在 《快報》 （已停刊）副刊李碧華專欄首先看到李碧華 
介紹日本刮起的村上狂瀾，期待兩年，終於在 1991年看到博益版正式面世。
50 Donald Sassoon, Becoming Mona Lisa： The Making o f a Global Icon. (San Diego: Harvest 
Books, 2001).
51 Susan Bassnett, Andre Lefevere, “Introduction: Proust’ 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Cultru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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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人以為的「產生自真空的狀態」 。事 實 上 ，博益當年物色村上春樹 
的 小 説 ，從最初接觸他的作品，捜集有關這個作家的資訊，到落實認為他 
適合以袋裝書系列發行以及出版，除了是服膺於一個非常清晰的商業出版 
目標之外，更在於這一切都在香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刻出現，這個特 
殊的歷史時刻，就是八〇年代中期，香港準備回歸的時候。
七 、市場及文學場上的「區分 J
八〇年代中英雙方開始討論香港九七回歸的安排。回歸種種問題，包 
括 政 治 、民 生 、經 濟 、自 由 、民 主 等 ，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層面上困擾著 
整個香港，尤其是出版界，這是一個與新聞及資訊自由有緊密聯繫的行業。 
中英談判開始不久，出版業界中已有不少團體自發組織到中國考察出版界 
情 況 ，另一 方 面 ，中國為了釋疑，也主動舉辦一些考察中國出版事業的考 
察 團 。據梁業昌記述，當時香港的「出版學會」就由會長李祖澤52舉辦了一 
個到中國考察的出版文化交流團，當 時 擔 任 「出版學會」的秘書及籌備這 
次 考察團的，就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陳萬雄53» 梁業昌記述，這次的考察 
團除讓業界人士得知中國的出版狀況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亦初步看準不同 
出版社在面臨政治環境改變下，重新定位市場、謀求種種出版部署。 「南 
來 J 的出版社，雖然紮根香港，但一般而言會有較大的文化承擔及出版使 
命 。據梁業昌所言，博益很快看到其他出版社會出版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書 
籍 ，特別是商務印書館，後來被香港及國際社會看重的故宮系列、沈從文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都是在此時敲定出版計劃。而博益便開始認定本身 
的出版定位必須與市場上現有的不同。畢 竟 ，市場的區分與劃定，文學場 
的出現以及產生的諸種結構，都是為了減少競爭並且面對場內特別部門， 
與其他競爭者產生區別，而不斷追求差異性的生產結構。54博益一直以來 
對市場反應的觸角非常敏鋭，今次亦很快便敲定新出版路線，而這個結構， 
可 以 説 ，是因應出版界因政治及社會形勢的改變而訂出新的出版策略，要 
與商務平分市場。商 務 （作為南來出版社）以北京及中國文化為中心作主 
導 ，而 博 益 （作為本土出版社）則主力出版東京日本翻譯文學系列，因而
1990) pp.1-13.
52 李 祖 澤 ，現為香港出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報業公會會長以及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筆 
者曾就梁業昌所言於新加坡及香港訪問李祖澤 • 獲得確認。
53 陳 萬 雄 ，現為聯合集團總裁。筆者曾就梁業昌所言於新加坡及香港訪問陳萬雄，並獲得確認。
54 Pierre Bourdieu; Loic Wacquant, The Invitation to Reflextive Sociology. (Chicago： Chicago 
Press, 1992) 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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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掰開了嚴肅、傳統文化文學與通俗、流行大眾小説閲讀的市場。而因 
此 ，當博益考慮到要定位一個既具有嚴肅面又有流行元素的作家村上春樹， 
當時作出的考慮，固然是安放於大眾文學層面上。因 為 ，這本來就是為了 
照顧香港社會日漸湧現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興趣而來，尤其重要的是，這股 
日本流行文化，正正就是無線電視在七〇年代開始播放日本電視劇集（如 ： 
《柔道龍虎榜》 、《青春火花》 、《綠水英雌》 、《紅粉健兒》 、《猛龍特 
警隊》 、 《赤的疑惑》和 《赤的衝擊》 ）而 來 的 。其 後 ，在譯者葉蕙、無 
線電視駐日本特派員陳守強與出版社多次商議，加上日本版權中心寄來多 
份資料協助介紹村上春樹後，55博益最終購下華文世界第一個中文版權，並 
於 1991年5月正式出版《挪威的森林》 。博益作為一個新成立而規模並未 
算宏大的出版社，當年的日本版權中心卻同意把大量及龐大日本小説版權 
交給博益，本來是不可想像的。但 是 ，由於無線電視製作大量購買及定期 
播放日本卡通片集及日本片集，讓日本版權中心認識到與T V B 這國際企業 
合作的關係，已超出表面上看到資本合作的關係，而是涉及到更重要的進一 
步拓展香港市場，以及大企業所代表完善制度以及對售賣品牌名聲的尊重。 
根據博益最後一任出版人蘇惠良稱，56日本版權中心考察是否售賣版權到該 
海外機構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這出版社是否擁有優良信譽，而 
並非只以金錢作為考慮條件，這是因為日本版權中心的功能，除了為日本 
作者在海外洽商種種出版事宜和權利外，更重要的是令作者的知識產權在 
海外得以徹底保障。因 此 ，日本版權中心是以該出版公司的信譽、名聲以 
及過去是否遵守法律精神等象徵資本為考慮。
另 一 方 面 ，日 本 版 權 中 心 九 〇 年 代 初 負 責 香 港 事 務 的 鹿 嶋 明  
( K a s h i m a  A k i r a ) 稱 ’ 57如果單從銷售的數量及利益去考慮，日本版權 
中心對售賣日本小説到香港，以及在香港發展日本翻譯小説的市場，當初 
並不抱有樂觀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市場太小，讀者人數不多。但 是 ， 
由於與博益合作也象徵著與T V B 這個大企業合作，售賣海外出版權的利益首 
先是獲得充分保障，此 外 ，與博益合作也象徵著與 T V B 將來更大生意的拓 
展 。因 此 ，日本版權中心很快就決定把日本小説的中文版售賣給香港博益
55 日本版權中心於198 9 - 1 9 9 1年 間 ，把幾份日本雜誌訪問及介紹村上春樹的資料寄給譯者及博 
益 ’以方便博益在香港的推廣工作。當時寄到香港的資料包括，「村上春樹 in te rv ie w 」SAPJO, 
1991.1.10, pp. 71 -78;村上春樹於1985年6月1 7日 於 《讀賣新聞》及1989年5月2 日 於 《朝曰新 
聞》訪問等等。
56 筆者與蘇惠良先生在200 7年8月2 日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 9號太古坊常盛大廈十六樓博益出版 
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室進行三小時訪問。
57 筆者於2007年9月2 4 日在東京台東区谷中鹿嶋國際著作權事務所訪問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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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 ，令博益成為華文出版日本翻譯小説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的出版社， 
而由此與博益建立了二十多年的伙伴合作關係。
博益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成功把當時香港人不熟悉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引介到香港，而到停業前博益版《挪威的森林》 （廿四版）在香 
港累積賣出五萬本，58而村上無論在香港或是世界文壇’變成極其重要的曰 
本 作 家 。隨著時間慢慢進展，村上作品的嚴肅意義及純文藝性被世界文壇 
進一步發掘及提昇，原文中純文藝性的地位愈確立，作者及原作的權位性 
愈來愈高時，博益版對村上所作的流行文學定位，便愈來愈引起不滿和矛 
盾 。如果我們以此回看博益版對村上小説內容的改動’以及考察博益版中 
的哪些部分引起研究者的不滿，我們就會同意，湯禎兆以及以學術研究為 
目 標 的 r 當代大師系列」 《村上春樹》一書對博益版的嚴峻批評’就是反 
映出不同閲讀群體對如何認知以及接收村上文學（介於流行作品還是純文 
學作品）的衝突所引起的。
我們在上文考察到，博益版對於原文改動最多的部分，即在於都市 
符號的概括，譬 如 《挪威的森林》中兩種外國洋酒名Margarita及Gimlet即 
以酒類名詞「雞尾酒」概括化 ， Green Hornet變成外國電影，或是在數量上有 
所 減 省 ，如 《舞 ，舞 ，舞吧》中八個音樂樂隊名字變成七隊等等。可 以 説 ’ 
這些對於浸淫在文學研究而且一向習慣歸根究底拆解文本的我們，對於如 
何利用這些能指（如 Impressions，Imperials，以及Falcons) 去證釋並了 
解村上文學的所指（signified) ，如背後是不是指涉英國樂隊，或是特定 
時代意義產生這些英國樂隊而進一步指反戰及反建制的情緒等，的確起著 
重要的意義。而另一個指控，就是博益版出現的句子簡化情形，如 《挪威 
的森林》中 ，直子哀怨纏綿，語氣沓沓要求主角不要忘記她的一段，博益 
版一筆帶過，變成語氣平鋪直述了不少的十一字的短句，對於一個文學研 
究 者 而 言 ，反覆語氣本來造成節奏上的抑揚頓挫，文氣上的哀怨效果，這 
些精簡之處，也實在是不可原諒的。
但 如 果 ，我們把博益版放回生產的歷史脈絡去看，他的句子以及字 
數 的 考 慮 ，是 為 了 符 合 袋 裝 書 系 列 的 厚 度 、定價以及讀者在三小時內 
完 成 閲 讀 過 程 ，而 袋 裝 書 的 功 能 ，是 讓 在 交 通 工 具 中 的 乘 客 而 設 ，讓 
他 們 在 奔 波 旅 程 消 閑 之 用 ，那 麼 ，村 上 小 説 中 羅 列 的 都 市 意 符 ，是 
Margarita、Gimlet、Wisky，還是外國洋酒，對這些讀者，大概他們需 
要知道一個概念就可以。而八隊樂隊的內容，是Beatles，是Carpenters， 
或Falcons，Impressions， Lemon Heads，還是Radio Heads，讀者只需 
要一個概括印象，知道這是指涉外國流行樂隊音樂即可。而更 甚 至 ，我們
58 至2007年7月份累積銷售正確數字為46848本 。此數字由蘇惠良先生惠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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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看出道正正就是Pierre Bourdieu在 《差別》 （Distinction) —書中 
所看到的，知識階層與大眾階層對藝術再現與內容之爭的問題了。Pierre 
Bourdieu以法國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趣味作考察，指 
出知識階層對形式以及再現風格的執著往往比實際的內容更重視，而大眾 
所 關 心 的 ，更多是直率的內容呈現。因 此 ，大眾喜歡直接場景，簡明人物 
描寫及刻劃，並且喜歡更直接進入故事的情節與內容，不喜歡在描述的情節上 
繞 圈 ’更不希望需要費力在形式上理解藝術的風格以及文字所表現的效 
果 。而在介紹該類作品時，出版社因此需要向大眾直接道出作品的文學類 
型 （如偵探小説，或戀愛小説） ，令消費者不需要花費長時間判別作品的 
形式及內容。59 60由此可見，博 益 在 《香港電視》所賣連續三期的廣吿，不 
單是向整個香港推介一個未廣被人認識的作家春上春樹，其實也是在向以 
收看電視劇、閲讀電視雜誌《香港電視》作固定讀物的階層，發出極其直 
接以及簡單的訊息，村上春樹作品的定位— 「戀愛小説」類 型 、年輕讀 
者 群 。而以此回過頭看，在 《舞 ，舞 ，舞》小説內容上，我們亦可以明白 
到 ，這群讀者最徹底關心的內容，根本不是樂隊八個、七 個 ，還是更少五 
個 的 名 字 ，因為這不會影響他們理解最需要知道的內容。與其説這群讀者 
需要通過這幾個樂隊解碼這些意符的指涉，毋 寧 説 ，他們通過這個情節而 
獲得的訊息是，主人公在性事後與女孩通宵聽音樂所指向的放浪形駭，又 
帶點優皮行為的前衛及時尚意義。事 實 上 ，博益版與原著之間還有一個更 
有趣而又遭人忽略的差別，就是在段落改動方面。只要我們細心比較兩個 
版 本 ，如 《挪威的森林》我們會發現，原文比較長篇又而集中的情節往往 
以一大自然段出現，而在博益版則會改動成幾個細小段落，譬如第二章 
第 16 - 1 7頁 ，有關主角對自己過去的宿舍設施、宿舍 制 度 ，以及早上學校 
升國旗唱國歌的情節，原文以一大自然段呈現，而博益版有幾個地方分成 
較細的段落。這 些 ，如果不是為了方便在顛簸中旅程的讀者視覺上而設的 
空白標記，又會為了甚麼而作出改動呢？事 實 上 ，這也是在在指出，物質文 
明 （material culture) 的 研究，對於實物如何呈現內容，或形式如何承載 
內容的重要意義。6(5
59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 f the Judgment o 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
60 在年鑑學派影響下，近年研究世界文明史的著作，無不重看物質（特別是書籍及出版史）如何 
影響思想流變及新思潮傳播。可參考Marina Frasca-Spada and Nick Jardine (Ed.), Books 
and tAe Sciences in Histoi-y; (Cam bridge，U.K.; New Y ork : Cam bridge U n 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 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 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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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益引介以及行銷村上小説時’除了是文本、行銷方法的精心策劃、 
準確計算外，對譯者的挑選，更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環節。
當博益成為華文地區第一個獲得日本版權中心授權時’在 譯 者 方 面 ， 
出版社有眾多的選擇。選 用 葉 蕙 ’並不是論者所指出版社「不精心的請 
專人 翻 譯 」 。相 反 ，博益當時是經過非常審慎的計算以及策劃。據梁業 
昌 所 言 ，博益獲得村上春樹的中文版授權後，當時曾經考慮一直替無線電 
視台在日本洽購卡通片及日本電視片集（日劇）的陳守強’以及曾考慮選 
用台灣的 朱 佩 蘭 。陳 守 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畢業，就讀大學期間 
( 19 6 9年 ） ，參加中文大學及慶應大學港日學生交換計劃’畢業後加入香 
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曾任助理編導、節目編排及行政主任、人事訓練主 
任 。1977年獲日本文部省科學獎學金，負笈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獲國際關 
係 碩 士 ，在日本生活八年，期間出任香港電視駐日特派員。而 朱 佩 蘭 ，翻 
譯經驗豐富，曾譯有三浦綾子的《白楊樹上有藍天》 、松本清張的《彩霧》 、 
《單身女子公寓》 、三浦綾子的《殘像》等 等 。而 且 ，二人在八〇年代已跟 
博益有多次合作及擔任翻譯的經驗，61但博益最後放棄陳守強不用，因為認 
為他是社會學出身而並不曾受語言學訓練，而朱佩蘭雖然本身擁有大量翻 
譯 經 驗 ，但出版社考慮到朱佩蘭的譯筆文藝腔太重，因而認為’兩人無論 
就 專 業 、譯筆以及經驗上，都不適合擔任村上春樹小説的譯者，因而交由 
葉 蕙 擔 任 ，是最能配合博益已鎖定《挪威的森林》的銷售對象為對日本文 
化有興趣的年輕讀者的路向。
如果我們以此作為一個啟示，考察香港八〇 、九〇年 以 「崇拜日本文 
化 」青年讀者為對象的讀物，看看這批博益預設讀者的口味’我們便會明 
白 ，出版社對於香港特定階層的閲讀口味，市場運作及資訊’實在是運籌 
帷 幄 的 。舉 例 説 ，每期大量介紹日本普及文化資訊（歌手小泉今日子、德 
永 英 明 、苦柿隊）消 息 ，並以青年讀者為對象的《第一線周報》 ，在1987 
年 10月1 6日的第2版內有一篇名為〈大陸報刊的台灣文字〉報 導 ，作 者 （佚 
名 ）就 指 ，台灣刊物文藝色彩濃厚，文字以瓊瑤式的「月朦朧鳥朦朧」一 
類 為 主 ，未必適合香港讀者的口味。62
而譯者葉蕙，是博益從八〇年代開始拓展日本文學翻譯系列，到博益 
2 0 0 8年停業近這三十年間，資歷最深、工作水準以及數量最穩定的譯者。
61 三木詹士著、陳 守 強 譯 ：《海誓山盟》 （香 港 ：博益出版社，1986年 ） 、高橋正國著、陳守強 
譯 及 改 編 ：《早乙老師》 （原 題 為 《澪櫛》 ） （香 港 ：博 益出版社 ’ 1988年 ） ；夏樹靜子著、 
朱 佩蘭譯：《W的悲劇》 （香 港 ：博益出版社，1986年 ）等 。
62 作 者 （佚名） ：〈大陸報刊的台灣文字〉 ，《第一線周報》1987年 1〇月I 6曰 ’ 第2版 • 另 ，《第一 
線周報》總編輯為邵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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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者 葉 蕙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在擔任博益專任翻譯之前，在台灣政治大學 
新聞系畢業，日本國立筑波大學取得日本語文碩士學位。從譯者的履歷上 
看 ，葉蕙既有日本語文碩士學位，又曾在台灣獲得本科學位資格，我們有 
理 由 相 信 ，譯者中國語言及日語水平都很好。另一方面，譯者在翻譯村上 
春樹作品之前，已替博益翻譯過四十多部小説，她的翻譯經驗應該是無庸 
置 疑 的 。如果我們從上文分析到，種種譯文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出版社在 
非常清晰的出版方針及策略下操縱譯本，我們也許會問，為甚麼作為譯者 
的 葉 蕙 ，從來不反抗或表示不滿意？而 最 後 ，讓局外人產生誤會，認為她 
的翻譯水平不夠引起種種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也 許 ，我們應再一次 
回到整個生產制度上。譯 者 葉 蕙 ，馬來西亞華人，她雖操流利廣東話作日 
常生活語言，但由於她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考慮到博益的出版物必須 
符合香港人的文字感覺，因此她同意出版社及執行編輯，在情況需要的時 
候 ，可以自由地修改她的譯作。譬如我們上文看過外來語的譯名Eugene 
Ionesco—例 ，作為一位外地譯者，她把她了解的譯名寫上，若本地編輯認 
為有需要，是絕對可以修改的。當 然 ，事 過 境 遷 ，要找到不同時期的文字 
編輯來核實每條線索實在並不可能。而前博益出版人梁家麒亦明言，由於 
葉蕙是專業翻譯，出版社會非常尊重她的譯稿，盡量採用譯者的文字不作 
修 改 ，而 且 ，即 使有修改，大部分編輯及執行編輯都具有大學畢業水平， 
在遇到文字應用上的問題時，亦會表現出專業的操守及責任。
問 題 是 ，在修改之後，為甚麼葉蕙不要求審稿？而非操雙語（中文及 
日語）的執行編輯，也從不主動找葉蕙作審稿以及覆校？其實更核心的關 
鍵 ，並非出版社以及譯者的責任感問題，更重要的是，博益把村上一早定 
位到流行作品及大眾趣味的閲讀階層，而出版社及譯者雙方都明白，對於 
流行文學翻譯的做法，並不可能像學術出版以及純文藝般嚴謹，處處以註 
釋作 解 釋 ，處處以原文作對比。這個 現 象 ，可以説並非香港獨有，而是世 
界普遍慣例，特別是大眾文學的翻譯現象上。正如巴西大眾文學翻譯的研 
究者John Milton所 言 ，由於譯品並不是以高級知識人的市場對象，必須按 
時 發 行 ，而通過互相修訂以完善翻譯過程，甚至分譯等等的做法，這種翻 
譯模 式 ，可以稱之為工廠式翻譯 （ factory translation ) ，目的是以嚴格控 
制出版成本，以及達至在緊短的出版時限內把譯品盡快推出市場，以期回 
收 利 潤 ，即使譯作有一些錯漏，按時完成翻譯推出市場，實在比譯本的盡 
善盡美重要得多。畢 竟 ，怎樣的翻譯才叫盡善盡美？ 63而 這 點 ，放在葉蕙與
63 John Milton, ^The Translation of Mass Fiction," in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ed. by 
Allison Beeby, Doris Ensinger Marisa Presa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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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益的合作再看，可以説是完全吻合。葉蕙初次能跟出版社合作，固然是 
她的資歷以及條件符合出版社要求，但能與出版社有長期固定的關係，除了 
是因為她是一個專業翻譯之外，更重要的是，她能於在長期以極為穩定的 
水準交出譯作。葉蕙跟博益的協議，一般是一個月翻譯出一本小説來，而 
每年暑假期間書展之前，則會增加至一個月翻譯兩本。我們亦明白到，對 
於大眾文學以及其運營的定律，嚴格控制出版速度往往比出版素質更重要， 
更能保障整個生產流程以及成本，尤其是在資訊自由的香港，一本譯作推 
出 市 場 ，它 面 對 的 ，事實上是要跟海峽兩岸不同譯本同一時間作激烈的殊 
死 競 爭 （ cut throat competition ) 。
八 、結語
事 實 上 ，如果毎當發現譯文與原作間出現不同，便簡單歸結為譯者是 
水 平 不 夠 、譯得不夠用心等’很可能就忽略了整個文學生產上的問題。正 
如Michaela Wolf所 言 ’ 「出版商掌握著諸多權力要素和支配要素’對 
譯者的行為施以巨大影響，其中包括翻譯策略的選擇」 。64譯者作為資本 
主 ^生 產 系 統 內 一 員 ，卻沒有反省這個生產模式帶來的問題，從某一角度 
而 言 ’也許可以看作是一個合謀’但 是 ，作為翻譯市場上非常被動無力 
(vulnerable) 的一個因素’譯者個人並沒有足夠能力對抗整個資本主導下 
的生產模式。博益版村上春樹作品的譯者葉惠個人具備了足夠條件或資本 
可以參與這個文學/ 翻 譯 場 ，重要的地方是：她認真地恪守了翻譯場內的 
各項專業規條。必須指出，香港在九〇年代後沒有再獲獨家翻譯及發行村上 
春樹的版權’並不是譯本的所謂「問題」而 引 起 ，而是因為華文世界市場 
出現風起雲湧的變化所引致。華文世界向日本版權中心洽購版權，最初以 
地 區 （中 、港 ' 台 ）作為售賣單位，換 言 之 ，中 、港 、台可以分別各自去 
洽購 版 權 。九〇年代以降，隨著資金及市場的進一步全球化，漸漸產生出 
以語言文字區（繁簡體字）作為售賣單位的改變。當 然 ，當最後只有繁體 
字和簡體字兩個版本時，這亦意味著本地（local) 市場以及本地讀者口味 
的犧牲以及消失，最終只能培養及銷售千人一面的出版口味。到了九〇年 
代 中 期 ，中國市場進一步 開 放 ，台灣也自解嚴後於1992年6月1 1日加入國 
際版權法。面對華文市場擴大以及發展，香港在九〇年代開始已不像冷戰 
時期所擔當在兩岸三地邊緣空間的出版角色。65即以村上春樹作品在華文地
64 Michaela Wolf, ^Translation Activity betwee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p.35.
65 鄭 樹 森 ：〈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態一一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 ，收 邵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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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而 言 ’待香港博益版村上春樹的版權期屆滿後，日本版權中心就把村上 
春樹的繁體字版轉賣給台灣的時報出版社。這是因為香港博益當初獲得日 
本版權中心售賣版權，根本就不是由真正的資金利益所策動，而只是以象 
徵資本作為主要考慮。在面對龐大真正的資本時，象徵資本的優勢便隨之 
消 失 。因 此 ’香港此後出版和發售繁體字版村上春樹的新出版小説，必須 
經由時報出版社轉買版權。事 實 上 ，如果我們掌握這個資訊，了解版權洽 
購運作模式，重看台北時報版在第一次印刷的《舞•舞•舞》的 版 權 頁 ， 
我 們 便 看 到 ’台北時報版的版權，其實本來亦是由香港博益出版社洽購 
的 。只是到了後來，隨著兩岸三地市場的改動，香港博益最終失去村上春 
樹繁體字版權’而 博 益 版 《挪威的森林》第一版的扉頁，也由最初的「本 
公司獲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授權，出 版 《挪威的森林》中 文 版 ，發行全 
球 」 ’減 去 「發行全球」一 句 。而日本版權中心方面，本來只負責日本文 
學若干出版社（講 談 社 、新 潮 社 、小 學 館 、河出書房新社、 社 ） ， 
也隨著生意的擴展以及世界出版市場的不斷改動，作出更精工的分野以及 
演 變 。前負責村上春樹版權的鹿嶋明先生，現已獨立經營鹿嶋國際著作權 
事 務 所 ’主銷日本漫畫到世界各地；而村上春樹小説，現已由過去亦曾任 
職曰本版權中心的阪井春美及 Tatemi S a kai負 責 ，並已成立酒井事務所 
( Sakai-agency ) 全權代理。因 此 ，在九〇年代後村上小説華文版權，無 
論是大陸上海譯文出版社還是台灣時報出版社出版權頁，都看到已由Sakai 
Agency所代理授權。作為接收村上春樹文化中介的香港博益出版社，雖然 
把他定位在流行文學以及大眾文學上，但同樣在香港這個地區，不少本地 
的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卻又對於博益版嚴重不滿和抗拒，足以彰顯香港地方 
資訊開放，有足夠的自由空間接觸原文日本、台 灣 、大陸以及英文的翻譯。 
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自由空間的開創以及維持，正是過去香港成功的最 
關鍵元素。此 外 ，知識人不認同此出版策略而作出對抗性的閲讀，亦體現了 
Pierre Bourdieu所 言 ，知識人在社會中所要擔當的角色，在面對藝術以及 
資本主義的衝突時，他們會扮演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 的 角色，在這 
個文學場內積極地「影響社會，而不是被動地成為社會環境中的犧牲品」。66 X
張 寶 琴 、瘂 弦 主 編 ：《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台 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 ） 1頁 
50-58 °
66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 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 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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